云南妇女维权投诉家暴案例占1/4 反家暴立法等你来发声
2002年的一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让“家暴”鲜活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电视剧中在外文质彬彬的年轻医生，回家却对妻子精神折磨、拳打脚踢，而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甚至更加骇人却鲜少被人所知。11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各界持续1个月的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共6章41条，首次明确了家庭暴力的范围，规定任何人有权劝阻、制止“家暴”。这份意见稿对于那些深陷“家暴囹圄”中的受害者，相关工作的志愿者、工作人员来说，都是拍手称快的，在他们看来，家暴不是个人隐私，不是家庭私事，而是社会公害。
说出遭遇是维权第一步
省妇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妇女维权信访的模式主要是来电、来访、来信3种，在今年12000余件案例中有60%～70%是涉及到婚姻家庭纠纷，而其中又有40%属于家暴维权，共3161件。
但“3161”这个数字只是存在家暴问题家庭中的一部分，有调查显示，平均遭受24次家暴，受害者才会寻求帮助。
“接到家暴维权的数量近几年有上升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家暴越来越多，而是通过宣传，开始有更多的人愿意说出自己的遭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的社工胡燕从2012年开始开展家庭暴力的干预和预防，一直与家暴者以及被家暴者长期接触，她认为，说出自己的遭遇是反家暴的第一步。
11月23日，云南连心家庭暴力求助中心开展了“姐妹同行，迈向明天”焦点小组，一些女性家暴受害者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经历，互相抚平内心创伤。胡燕告诉记者，这次交流显示，大家一开始忍气吞声的原因不外乎4个：认为自己有错才会遭到家暴；观念传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在有孩子的家庭中更多是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还有不少人则害怕说出去后反而遭到更厉害的报复。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高万红说，在针对流动人口的调查中发现，亲子暴力的隐蔽性更强，而孩子往往更加难以寻求帮助。
法律缺失举证难维权路漫漫
据介绍，家庭暴力主要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控制和性暴力几大类别，最常见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和儿童，但也包括老人和少数男性，遭到家庭暴力者，可以通过报警或拨打12338妇女维权热线等一些公益渠道寻求帮助。
“首先会为维权人申请法律援助或者司法鉴定。另外，我们跟云南省妇联有一个隐蔽型的庇护所，可以为她们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胡燕说，其实目前为止能做的很有限，遭受家暴者的维权道路往往十分漫长艰难。
秀秀（本文所有家暴受害者均为化名）在成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之前，也是一位家暴受害者。不堪屡次家暴的秀秀把丈夫告上法庭，申请离婚，但在法官面前，她的丈夫下跪求饶，甚至当面写了保证书，最终也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判离。可是不久之后，秀秀的双腿又被丈夫打致九级伤残。
胡燕坦言，目前绝大部分家暴受害者在经过妇联或社区干预后，情况能得到大大改善，也有施暴者愿意接受调解和教育的案例，但那些有惯性的施暴者只是得到调解、教育或警告，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因此往往再犯，甚至是变本加厉。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杰说，现阶段针对家暴行为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和《刑法》中的虐待罪，但需要程度较重且举证非常艰难，面对轻微伤害的情况下，因为事件属于家庭纠纷，往往公安机关也只会对施暴者进行劝导教育，而得不到有效的惩治。
征求意见 参与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所有公民都可以在2014年12月25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通过网站首页左侧的“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2067信箱（邮政编码：100035），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字样。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fjtbl@chinalaw.gov.cn。
据悉，省妇联也将在12月中旬就反家暴法征求意见稿征询部分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等团体会员，让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意见征询，同时，妇联各级系统也会积极参与。
受害者
“警察告诉我，你们这是家庭纠纷，我们也没有办法，不可能把他关起来。几天以后他又打我，我没有报警，我觉得人生好灰暗、好无助。如果警察能把他拘留起来，让他悔过，以后再打就重罚，那就好了”——王翠翠
“我是3个孩子的母亲，在遭到丈夫的暴力对待后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离婚，但结婚证却被丈夫控制了起来，已经带着孩子东躲西藏了8年，始终无法真正与丈夫脱离关系，一直活在担惊受怕中。我希望有人能让他把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还给我”—— “吴连”
家暴是社会事务
法律是最后底线
“家庭暴力表面上看是个体行为，但背后其实有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高万红说，家暴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一部分是社会压力、不公待遇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那些从小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变成了施暴者。
家暴受害者云云的切身体会是，家暴对于孩子的影响太大了。“我家那个姑娘就觉得天底下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说看着我的遭遇，决定一辈子不结婚。”云云说，还有其他一起维权的姐妹告诉她，自己老公的父母就是经常打架吵架，现在老公也学着他父母。
高万红认为，家庭暴力是在践踏人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是在下定决心抛弃家庭感情基础上的决定，是最后的底线。高万红说，立法其实也具有社会教育的效果，培养人的权利意识，告诉公众家暴并非私事。
社工
希望设立专项救助金
对于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及城市贫困家庭来说，一旦妇女和儿童陷入到家庭暴力之后，经济的无法自主是导致她们无法脱离施暴方的重要原因，而如果受伤之后，即使对方已经被刑拘，医疗费和未来生活也会使他们陷入困境，更何况假如施暴者也是贫困家庭，未来追偿也遥遥无期。希望能够明确设立针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专项救助金及相应的救助机制。
作为NGO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一员，我们并不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力，很多时候感到无能为力，甚至有时候也会害怕被报复，如果能够在因为家庭暴力引发的民事、刑事案件中引入专家佐证制度，反家暴工作会更容易推进——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社工胡燕
省妇联
工作人员
可借鉴国际社会“限制令”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在提起诉讼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限制令”在国际社会是有效制止、预防家庭暴力发生或者更严重的好举措。
记者 陆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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